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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孔
廟
是
全
台
建
成
的
首
座
孔
廟
，
也
是
鄭
成
功
收
復
台
灣
後

建
於
此
地
的
第
一
座
高
等
學
府
，
有
﹁全
台
首
學
﹂
的
美
譽
。

我
們
先
從
一
個
掛
有
﹁全
台
首
學
﹂
牌
匾
的
小
門
進
入
園
區
，
走

過
﹁入
德
之
門
﹂
，
步
入
﹁明
倫
堂
﹂
。
整
個
明
倫
堂
的
主
色
是
紅
、

白
、
黑
，
大
氣
、
典
雅
、
高
貴
，
但
絕
不
奢
華
。
六
月
的
台
南
驕
陽
似

火
，
走
進
明
倫
堂
便
感
覺
瞬
間
清
爽
了
，
舒
暢
了
。
堂
的
正
面
牆
壁
上

，
掛
着
大
書
法
家
趙
孟
頫
體
的
《
大
學
》
全
文
。
這
讓
我
聯
想
到
母
校

人
民
大
學
國
學
館
大
堂
正
中
央
屏
風
式
的
石
製
橫
幅
，
上
面
也
刻
着
《

大
學
》
的
全
文
，
倍
感
親
切
的
同
時
，
不
由
得
肅
然
起
敬
。
左
右
兩
邊

的
牆
壁
上
，
還
分
別
有
﹁孝
、
義
﹂
、
﹁忠
、
節
﹂
這
樣
的
大
字
，
皆

是
儒
家
提
倡
的
道
德
品
行
。

從
明
倫
堂
出
來
，
我
們
往
正
殿
﹁大
成
殿
﹂
的
方
向
走
去
。
在
大

殿
門
前
一
側
，
立
有
一
塊
下
馬
碑
，
﹁文
武
官
員
軍
民
人
等
至
此
下
馬

﹂
，
以
示
對
孔
聖
人
的
敬
意
。
經
過
下
馬
碑
，
我
們
走
進

正
殿
。
大
成
殿
就
是
那
種
典
型
的
紅
牆
、
飛
簷
建
築
，
簷

上
飾
有
龍
樣
的
浮
雕
。
殿
外
紅
色
的
圍
牆
上
，
還
飾
有
白

色
的
石
獅
子
。
走
到
這
裡
，
我
突
然
發
現
，
自
己
對
孔
廟

有
一
種
說
不
清
、
道
不
明
的
情
懷
。
親
切
感
？
歸
屬
感
？

…
…
總
之
，
是
一
種
待
在
這
裡
既
舒
適
又
安
心
的
感
覺
。

從
中
學
課
本
中
的
《
論
語
十
則
》
，
我
學
到
了
聖
人

的
教
誨
：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
思
而
不
學
則
殆
。
﹂
﹁學

而
時
習
之
，
不
亦
說
乎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不
亦
君
子
乎
？
﹂
…
…
到
如
今
，
作
為

人
大
國
學
院
的
學
生
，
我
有
更
多
機
會
接
觸
儒
家
經
典
，

聆
聽
孔
聖
人
的
教
誨
。
在
對
舊
知
識

﹁溫
故
知
新
﹂
的
同
時
，
我
也
接
觸

到
更
多
新
的
知
識
與
思
想
，
收
穫
更

豐
富
、
成
熟
的
感
想
和
體
悟
。
從
﹁

志
於
道
，
據
於
德
，
依
於
仁
，
游
於

藝
﹂
，
到
﹁興
於
詩
，
立
於
禮
，
成

於
樂
﹂
，
再
到
﹁女
（
汝
）
為
君
子

儒
，
無
為
小
人
儒
﹂
的
﹁君
子
﹂
、

﹁小
人
﹂
之
辯
…
…
聖
人
、
儒
家
思
想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釋

放
着
他
的
潤
澤
和
光
輝
。
持
續
接
受
着
這
樣
的
陶
冶
和
啟

發
，
不
得
不
說
這
可
算
是
一
種
﹁聖
緣
﹂
。

不
知
從
何
時
起
，
每
年
春
節
，
我
家
都
有
到
孔
廟
禮

拜
孔
聖
人
的
習
慣
。
點
燃
一
炷
清
香
，
高
舉
過
頭
，
許
下

這
一
年
的
心
願
，
重
點
當
然
是
在
學
業
上
。
許
下
的
願
望

既
是
對
聖
人
的
祈
求
，
也
是
對
自
己
內
心
目
標
和
理
想
的

明
確
，
作
為
這
一
年
奮
鬥
的
主
要
航
標
和
方
向
。
如
今
看

來
，
這
就
是
一
種
陶
冶
和
加
持
，
大
概
在
﹁萬
世
師
表
﹂

的
莊
嚴
聖
地
、
在
聖
人
面
前
許
下
的
心
願
，
都
是
鄭
重
其

事
、
由
衷
而
發
的
，
所
謂
﹁心
誠
則
靈
﹂
、
﹁信
者
得
助

﹂
，
也
許
都
是
有
道
理
、
有
因
果
的
。

在
那
段
潛
心
求
學
的
歲
月
，
最
重
要
、
最
有
奔
頭
、
最
值
得
奮
鬥

的
事
情
，
便
是
學
業
，
真
可
謂
是
心
無
旁
騖
，
如
今
想
來
還
頗
有
羨
意

。
而
孔
廟
，
作
為
這
段
崢
嶸
歲
月
中
特
有
的
記
憶
，
承
載
了
我
太
多
的

夢
想
和
精
神
寄
託
，
終
將
成
為
回
憶
城
堡
中
難
以
磨
滅
的
溫
馨
記
憶
，

成
為
讓
我
至
今
想
起
仍
會
心
微
笑
並
感
到
心
頭
溫
熱
的
美
好
懷
念
。
又

或
者
是
，
讓
我
由
衷
懷
念
的
，
還
有
那
段
心
如
明
鏡
、
澄
澈
如
水
、
心

無
旁
騖
的
流
年
。

在
那
段
日
子
裡
，
孔
聖
人
彷
彿
成
為
了
我
的
傾
聽
者
、
知
音
人
，

大
概
除
了
我
自
己
之
外
，
只
有
他
最
清
楚
明
瞭
我
最
重
要
、
最
想
要
達

成
的
夢
想
和
心
願
，
並
且
我
相
信
他
可
以
也
願
意
助
我
達
成
。
如
今
想

來
，
那
時
候
的
心
願
都
如
此
簡
單
，
即
便
是
當
初
看
來
雄
心
勃
勃
的
願

望
，
也
不
失
它
的
單
純
和
可
愛
。

炒菜之妙，在於樸實
無華的食材經過猛火爆炒
後，散發出獨特鮮香。那
一抹香氣，逗引得人口水
橫流，腸胃翻騰，讓人情
不自禁，喜滋滋地舉筷，

感受這舌尖上的至尊享受。江西城鄉各地，不少
小餐館索性直接以 「炒菜」二字入店牌店招─
炒菜館、農家炒菜館、萍鄉炒菜館等等，不一而
足。

炒菜的顯著特色就是乾脆清爽，不帶湯汁。
爆炒的過程中，放點清水或者高湯必不可少，但
出鍋之前，湯湯水水一定得燒乾為佳。贛菜裡的
經典炒菜──辣椒炒肉，及其各種不同版本──
贛南小炒肉、大蒜炒肉、農家小炒肉和乾辣椒炒
肉等，都遵循這一法則。

萍鄉小炒肉卻是唯一的例外，不是乾的，有
通紅的盈盈湯汁。萍鄉小炒肉與贛菜的各色小炒

肉不同之處在於香和辣，為保鮮香，所以蓄留了
湯汁。這得益於贛西獨特的地理位置，此地與湖
南接壤，風俗人情、飲食習慣等受湖南影響深遠
，有濃重的湘情湘韻。萍鄉市內有個行政區就叫
湘東，表明自己在湖南的東邊。湘菜鮮辣，故而
多帶湯，湯為儲鮮要素。

初冬季節，在萍鄉武功山上獨一無二的飯店
裡，一個人點了一份萍鄉小炒肉，一杯小酒，聞
着香，吃得辣，辣而有味，香而迷醉，吃一口菜
，抿一口酒，那是生活至味、人間至福。用一句
網絡流行語來形容：我也是醉了。

萍鄉小炒肉盛在深碗裡，滋滋地冒着熱香氣
。噴噴的香，艷艷的紅，那紅裡映着幾莖青菜梗
的碧綠，幾片生薑的深黃，一瓣大蒜子的嫩白，
於是，碗裡紅的紅，綠的綠，黃的黃，白的白，
一道畫一樣美的菜。

萍鄉小炒肉，肥瘦相間，切成薄而小的片片
，保留了肉的嫩鮮，佐之以奇異的辣，是舌尖上

奇異的鮮美享受。一杯小酒下肚，碗裡的肉片，
不論肥瘦，所剩無幾，吃飯的時候，澆幾滴肉湯
於白米飯裡，瞬間紅得艷目，三下五除二，飯碗
見底。萍鄉小炒肉，肉好吃，湯亦不俗，下飯神
器呢。

我的學生羅愛平很自信地對我說： 「飯店裡
的萍鄉小炒肉，沒有我燒得好吃。」

偷學萍鄉小炒肉的燒法，以後自己動手，也
可以用此美味犒勞自己思念至焦渴的胃。先將瘦
肉與肥肉分離，各自切成片，剁辣椒、剝大蒜子
，揀青菜梗，備料待用。然後，把鍋裡的油燒熱
，放肥肉用油炸乾，去油去膩，再放瘦肉進去爆
炒。肉熟後，將辣椒和大蒜放進鍋內翻炒，放入
適量的清水或者高湯，滴入少量醬油，撒些豆豉
，再蓋上鍋蓋，用文火煮上十幾分鐘。香氣四溢
之時，正是湯色變濃之際，加入適量的鹽和雞精
，一碗正宗的萍鄉小炒肉，便可以端上餐桌。

人生旅途上，會出現各
色人等，有什麼人是很重要
的，會影響您的一生？

我常記得日本已故著名
導演黑澤明的最後一部電影
《裊裊夕陽情》（一九九三

）。故事講述一班畢業已久，現已是中年人的學生
，如何為退休老師籌辦並舉行歡送晚宴。飲宴席間
每位學生都要抒發對老師的感受，但其中一位從老
遠的工作地點專程回來參加宴會的學生，苦無良語
，於是就一直站着背唸乘坐火車赴宴所途經的每一
個車站名稱……直到晚宴完畢。由此可見，路途遙
遠，耗時甚久。雖然學生沒有說出任何一件與老師
相關的事情，但已反映出學生與老師之間的深遠感
情。

星星在五歲之前，已曾分別就讀過一間幼兒園
（N班）和兩間幼稚園（K1及K2班），其經歷大概
超越了一般同齡小朋友。在這期間，有些老師對星
星的發展有很重要影響，不知星星長大之後可會記
得？

陳校長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校長，這是家長們對
她的尊稱而已。她是私營兒童中心的負責人，該中
心雖然不是正規學校，但是其小幼苗學習班每星期
上課五天，差不多等同一般幼兒園N班。而且，這
個小幼苗學習班對於星星這類自閉症兒童，確實產
生很大的效用。

由於政府現時提供的特殊教育學位非常有限，
因此家長們如發現子女有自閉症徵狀，又或在一般
（所謂主流）幼稚園上課時出現很大問題，很多時
都會感到不知所措。星星確診自閉症之後，經友人
介紹我們認識了陳校長及其開辦的兒童中心。當時
的小幼苗學習班原已開班，但陳校長看到我和星媽
愁眉苦臉，徬徨無助，於是便答應馬上將星星加插
在學習班內。

本身是資深特殊教育導師的陳校長，並沒有直
接參與日常授課／活動，但卻為我們這類 「新手」
自閉症學童家長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訊。在此，星
媽學懂了香港現時的特殊教育情況，知道了如何為
星星申請排期S位、I位或E位，並了解 「感覺統合治
療」的重要性。對於原本沒有理解或溝通能力的星
星，陳校長給予的忠告是： 「佢而家未理解唔緊要
，我哋就好似將錢入落錢罌咁，佢將來就識得攞出
嚟用。」陳校長被稱為校長，亦因為她看上去很有
威嚴。星星當初到兒童中心時連單字也未懂說，不
知不覺間，星星放學時見到陳校長竟會說 「陳校長
，拜拜。」

除此之外，陳校長也給予我們一種很強的信念
： 「A仔（對自閉症兒童的英文簡稱）好似一棵樹
，只要基礎（樹根）穩固，日後仍可壯大。」

一般學校方面，星星在幼兒園只讀了一個學期
N班便被 「預告」不能在原校繼續升學，幸運地卻
在另一間幼稚園渡過了愉快的K1班。

這個K1班童年對星星真的十分重要，May
May老師算是星星人生學習裡第一位啟蒙老師。

May May老師是在K1班下學期才來到該學校。
那時候，星星開始掌握到學校的規律。那就是：上
學、早操、吃早餐、上課／活動、午餐、午睡，然
後又是上課／活動，茶點、活動、放學。這本來是
很簡單的流程，對於大部分學童都沒有問題。可是
，雖然該學校的空間不大，但總有機會讓學生處身
不同課室或區域上課或進行活動。星星的最大障礙
就是要來回於不同空間。每當他要從這個課室去到
另一活動室，他便會煩躁不安，甚至大吵大鬧。這
時候，學校老師都很有耐性地安撫他的情緒。May
May老師更會循循善誘，令他的情緒穩定下來。

「佢真係星星嘅守護天使！」我與星媽對May
May老師給予星星的關懷，真有些喜出望外。

後來，我們知道一個小故事。原來某天手工藝
課堂，May May老師教導各小朋友用剪刀剪紙，一
不小心，May May老師弄傷了自己的手指。當時星
星就在旁邊，馬上大聲高呼： 「冇事、冇事，呵番
、呵番！」May May老師覺得星星很親切可愛，自
此便十分疼愛星星。

May May老師向星媽道出這故事，星媽恍然大
悟，告訴老師因為星星的身體動作十分笨拙，很多
時都會跌跌碰碰。而每當星星撞這撞那輕微受傷時
，星媽都會說 「冇事、冇事，呵番、呵番！」由此

星星便將該句簡單說話像鸚鵡學舌般抄了過來，令
到May May老師以為他天生伶巧。

人與人的相知相遇，也許都有一種緣分。May
May老師與星星只相處了一個學期，實際只有幾個
月光景，對星星真是呵護備至。究其原因，星星除
了情緒會起伏不定，其餘時間反而較其他同班同學
安靜，更不會 「駁嘴駁舌」（因為星星根本仍不太
懂說話）。學習方面，星星倒也有另類優勢，他記
憶力較強，對英文及數字學習神速（這其實是大部
分自閉症兒童的特性），故此能夠惹得May May老
師垂愛。

不過，為了讓星星有更佳的發展，我們讓星星
在該校讀完了K1班便轉到另一間幼稚園讀K2班。其
時May May老師都給予我們不少意見，更給我們私
人電話號碼，即使星星離校了，仍然與我們保持聯
絡，關注星星到新學校是否適應，甚至送贈一些對
星星有用的練習作業。

星星在三歲零十個月獲教育局分配I位（融合教
育），轉到另一間社福機構主辦的幼稚園讀K2班。
學校除了有個別的班主任，另有一位專責特殊教育
的老師跟進星星的學習進程。

錢老師就是所謂的I位老師。開學之前，她特意
（或職責上）到來家訪，看看我們的家居環境如何
配合星星的特殊訓練（我們展示了彈床、旋轉滑板
甚至彈力球等感統訓練工具），並清楚解釋學校和
家庭之間如何互相配合，從而令星星可有較佳的發
展。

學校方面，由於該校採用混齡學習模式─即
是全校雖然分作K1至K3三個不同級別，但是上課或
活動時，又會分為不同小組，每組都包含K1至K3不
同學生在內。因此，星星入讀了K2班，但學習或玩
耍時，身旁都有較年少的K1小朋友或K3哥哥姐姐一
起。這對於不懂得如何與其他小朋友相處的星星來
說，更能打開與人溝通的大門。

錢老師一直都會從旁觀察，並特別指派了一位
K3姐姐在校輔助星星。她可說是軟硬兼施的老師。
日常的學校生活，她都會給予星星清楚的指示或預
告，例如什麼時候將要做什麼事情。星星的專注力
不足，上課不久便會走到其他小組的課室。這時候
錢老師便會嚴肅地 「叫」他回來。為了讓星星知道
坐着上課的重要性，錢老師在星星慣常的座椅背貼
上2號的數字標貼，但凡星星走離座位，錢老師便叫
： 「星星，返去2號位。」那麼星星便會清楚知道自
己要回來那裡。（1號位則屬於另一個同樣是I位的
學生）

幼稚園老師也許並不需要在學術上給予學童很
深入的指導，但是其關愛、注意和引導，可能對學
童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我曾經在一個時事新聞節目，看過香港一位養
育三個不同程度自閉症或學習障礙兒子的母親說：
「自閉症就像我的近視一樣，會跟隨我一生一世，

難道我要因此感到很難過嗎？其實只要找到合適的
眼鏡佩戴，所有事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老師也是其中一種合適的眼鏡，能夠幫助自閉
症孩子看得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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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安靜 吳建國

承德避暑山莊內的西所與東
所，是連接皇帝寢宮 「煙波致爽
」的兩座小跨院，各有迴廊及兩
幢小瓦房，很不起眼。這裡原本
不住人，在清代康熙朝，是皇帝
的後寢書齋，康熙勤勉用功，習

文練武事農，學識廣泛，狩獵無數，一生共有五十三次
北巡，書齋是他常來查書閱讀之地。

至嘉慶朝，皇帝已無多大興致來此讀書，改為住人
了，按方位始稱西所和東所。百多年如過眼雲煙，到了
咸豐朝，國事紛紜，內憂外患，特別是一八六○年秋，
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咸豐惶惶如喪家犬，攜慈安皇后、
懿貴妃（後來的慈禧太后）及皇子等人到避暑山莊避難
，咸豐居皇帝專用的 「煙波致爽」殿，皇后和懿貴妃分
別住兩側的東所、西所，一家人分住三處卻近在咫尺。

據說，西所物品還按原樣擺放，後庭的東廂房是主
人的梳妝室，懿貴妃很會保養，不僅喝人奶補身，每日
還要用牛奶、珍珠粉等化妝，滋潤皮膚。對於懿貴妃的
奢侈鋪張，不能完全怪她， 「煙波致爽」明廳有大的梳
妝處，每早眾妃嬪來請安，皇帝要看誰的妝梳得漂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明爭暗鬥的后宮，懿貴妃豈能
在美容養顏上甘拜下風，失去恩寵。西所的西廂房是主
人的卧室，炕靠窗，床靠裡，床上疊了四床被，按季節
取捨使用。正房是小會客室，別小看這，乾坤可大。一
八六一年八月，咸豐在 「煙波致爽」駕崩，懿貴妃與小
叔子恭親王奕訢，在此密謀發動了 「辛酉政變」，處死
、懲辦以肅順為首的 「顧命八大臣」，從此步入權力的
頂端，一躍而成為慈禧皇太后，開始了長達四十八年之
久的 「垂簾聽政」。電影《垂簾聽政》，有咸豐臨終在
「煙波致爽」西暖閣向肅順單獨託付後事的片段，劉曉

慶扮演的懿貴妃躲在暗處牆根偷聽，史上有無此事尚不
確定，但說明隔個小門，往來近便。

東所與西所格局一樣，只不過厚道安分的慈安皇后
死得早，一生無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可能是東所沒按原
樣保留展出的原因，現為皇家玻璃器皿的展室。同樣是
皇帝的女人， 「待遇」相差懸殊，這一點好像今人很勢
利，也足見兩者對歷史的影響力有天壤之別。還有一
說：因兩者居住西所、東所，故分別稱西太后和東太后
，是為後話。

西所與東所 霍無非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人人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星星
語語

以中國版圖之
廣袤，這一地和那
一地的冬季，想來
應該是風姿各異。
隨便拿兩個地方比
較一下─先來說
台灣歌手孟庭葦告

訴我們： 「冬季到台北去看雨」，可知
那裡冬季的雨景，一定很美。但遺憾的
是，我去過台北，也是在冬季，卻沒
能和那裡的雨不期而遇。然而，對要說
的另一個地方，雲南的冬季，則讓我愉
快並難忘。我剛從昆明回來，在享受了
整整七天冬日暖陽的親切撫摸以後，
最想表述的感受是： 「冬季到雲南曬太
陽。」

不過， 「冬季到雲南曬太陽」之所
謂，並非是我在昆明長水機場登上飛機
之前，對那裡的藍天麗日，投以依依不
捨的一瞥之時，才突然從心中蹦出，而
是幾個月前，我從雲南麗江返回西安時
，受到的一個熱情邀請。二○一四年夏
天，給報紙寫世界杯專欄，一連三十多
天，天天都得準點兒傳稿子給報社，辛
苦；再加上西安酷暑難熬，所以等到世
界杯一結束，我立馬去雲南麗江涼快了
一個星期。不帶書、不帶電腦，甚至連
客房裡的電視也不開，整個白天，一半
時間在大研古鎮的五花石板路上蹓躂，
一半時間在客棧庭院裡的茶旁品茗。
這樣的日子當然舒服，卻無法地久天長
地逍遙下去。告別麗江那天，和我們相
處十分融洽的客棧老闆熱情相邀： 「別
忘了冬季再來曬太陽喲！」我順口應承

： 「一定一定！」但心裡明白，這樣回答，只是不想當
面拂逆人家的好意，其實並沒有幾個月以後兌現承諾的
把握。

但世上之事，常常是人算不如天算。二○一四年，
我還真的和雲南有緣，不但可以夏天到那兒吹幾天涼風
，而且能夠冬季到那兒曬幾天太陽。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午，當我在咸陽機場登上飛往昆明的班機時，淅淅瀝瀝
的雨，已經下到了第三天，忽然想起客棧老闆 「冬季到
雲南曬太陽」的邀請，心中對這次旅行，立馬多了幾分
期待。而雲南的昆明和玉溪，也果然用連續七天的藍天
麗日款待了我。到達昆明的當天下午，便去了翠湖公園
，說是要親近海鷗，其實是找了一把木椅，沐浴着溫暖
的陽光，發了幾小時呆。第二天下午，去雲南大學參加
一個學術活動，主持人張嘴就是： 「昆明的冬天，陽光
明媚。」這讓從寒風冷雨中的西安來到此地的我，未免
百感交集。主持人說錯了嗎？我在昆明和玉溪的七天裡
，這裡凌晨的氣溫在五度上下，還稍稍有點兒冬季的味
道；可到了中午，氣溫達到二十度左右，再加上藍天白
雲，陽光明媚，在我這樣的西安人的感覺中，就儼然是
春意盎然了。昆明四季如春，春城之謂，實至名歸也！

但是，這麼一個如此美好的雲南，由於地處邊陲、
由於交通不便，卻長期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外人少有
身臨其境體味其美妙的機會。不過，說到交通不便，也
許會有人為雲南鳴 「冤」。是啊，一九一○年，由昆明
通往越南的鐵路通車，這是中國西部最早建成的鐵路；
一九二二年，昆明巫家壩機場興建，這是中國的第二個
飛機場（第一個是北京南苑機場），抗日戰爭期間，戰
功顯赫的美國志願航空隊（即陳納德 「飛虎隊」）的總
部，也在雲南；一九三八年，滇緬公路通車，這是抗日
戰爭時期，中國西部的一條重要國際通道，對抗日戰爭
的最後勝利，貢獻至偉。但是，雲南的交通真正成為自
己和中國內地人流、物流、文化流滾滾而來、滾滾而去
便捷通道的歷史，卻並不太長（譬如，在雲南擁有第一
條鐵路五六年以後的一九六六年，才實現了與全國鐵路
網的聯通）。只是在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變化以
後，地處邊陲的雲南，才越來越緊密地與內地連為一體
，彩雲之南的秀麗風光、宜人氣候、瑰麗風情，也隨之
越來越醒目地吸引着萬千中外遊客的眼球和腳步。

長久的封閉延緩了雲南的發展，卻也使得雲南保留
了一份相對純真的天籟，這是雲南的不幸、抑或有幸？
二○○二年，我第一次去雲南。這以後，雲南的種種美
好，吸引我一次又一次地來到這裡。夏天，在雲南涼
爽的風裡，冬季，在雲南溫暖的陽光下，不勝欣喜之餘
，也未免要默默祝福：雲南，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你能
夠盡可能多地保留那種純真的天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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